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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纲领形式叙述的自由法[49]，或恢复了的真正管理制度

把《自由法》敬献于英吉利共和国军的将军
奥利佛·克伦威尔，以及我的信教的和不
信教的、自认为根据《圣经》的训诫生
活的英国兄弟和世界各国人民。
自由法将说明什么是国王
政府，什么是共和政府。
杰腊德·温斯坦莱谨呈

啊，英国，法律正在你这里升起，光辉四射。

你接受它，就将给自己戴上王冠。

你拒绝它，仍然是一个不驯服的国家，

别的国家将接受它，并把王冠夺去。

《启示录》 《但以理书》

第十一章第十五节 第七章第二十七节

伦  敦

杰·门·为作者刊印。圣保罗教堂以西黑飞鹰街尤尔斯·卡尔佛特

书店出售。1652 年。

给英吉利共和国军队将军奥利佛·克偷威尔阁下的信

阁下：
上帝使您得到从摩西以来一个人能够得到的最大光荣，让您成为赶走了
压迫者法老的人民的领袖。诺曼人的统治权力在征服了我们的祖先之后，夺
去了他们对英国土地的自由支配权，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奴仆。但是，上帝
选您作为自己胜利的武器，赶走征服者，并以您的胜利重新把我们的土地和
我们的自由从诺曼人的政权的手中夺了回来。
人们还希望您完成下列事情：保证把压迫者的政权和压迫者本人一起铲
除，设法把英国被压迫的平民自由占有土地和享受自由这一点固定下来。
当被征服者的土地和自由没有回到为其冒过丧失生命和财产的危险的人
的手中时，荣誉的桂冠不能属于您，您的胜利也不能叫做胜利。
阁下，因为您知道，国王-征服者遭受失败不仅是由于您，因为您只不过
是一个人，也不仅是由于您的军队中的军官，而是由于得到平民的支援和帮
助。在他俩当中，有些人同您一起冒过生命的危险，另一些人留在家里耕种
土地，缴纳捐税，让出自己的房屋供军队住宿，在你们作战时支援你们。
因此，从征服看手里夺来的一切，都是平民同心协力夺来的， 并且根据
一切正义说来，所有帮助过您的平民都应该同您一起从征服者的统治下解放
出来，因为大卫[50]法上说：“战利品应该在作战的人和留在家里的人之间进
行分配。”
土地权掌握在您手中，您必须从下面两种做法中选择一种：或者是第一
种做法，那就是为了曾经帮助您和支付过军饷的被压迫的平民而把土地解放
出未。这样，您就会履行《圣经》的训诫和您自己的职责，从而获得应有的



荣誉。
或者是第二种做法，那就是把征服者的权力从国王手中夺取过来，把它
交到像从前一样遵循古老法律的另一些人手中。这样，您的智慧和荣誉就将
永远丧失，您不是自取灭亡，便是为后代将遇到您曾见过的最大奴役制度奠
定基础。
您知道，当国王达到自己的压迫权力的顶峰时，人民只能在自己的房子
里对他发发牢骚。但是，后来人民站在房顶上进行宣传鼓动，说他是英国的
暴君和和平的背叛者，而他终于被推翻了。
创造物中的正义力量现在仍然和以前一样：如果发现您和其他与您一起
掌权的人沿着国王的脚跡前进，您能防止自己或者您的后人不被推翻吗？当
然不能。
一切创造物的神（这个神就是上帝）正在世界上进行改革，他将继续完
成自己的事业。既然他不怜惜那个如此长久地坐在他的右方并且统治着世界
的国王，那么，只要人们认为您的道路并不比国王的道路更合乎正义，他就
更不会怜惜您了。
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您，不，我认为，我能说的是，一切邻国的
人民的眼睛都在看您将会做些什么。而您的至今还在王权下备受折磨的被压
迫的朋友，正在眼睁睁地等着在国内能够得到您曾答应在获得胜利时将给予
他们的那种自由。不要失去您的荣誉的桂冠，把它拿来戴上吧。但是，您要
知道，在您还没有实现您向朋友提出的“谁把事情进行到底，谁就会获得桂
冠”的允诺和誓约以前，它将不会是一顶光荣的桂冠。但是，当国王的法律
和政府还没有像国王本人一样被消灭的时候，您不会看见您的事业已经告一
段落。
约拿的南瓜——这是一切身居高位的人的例子。土里的虫把根咬坏了，
南瓜就死了，约拿十分悲伤。
阁下，请您宽恕我：我的神经如此紧张，以致我必须把一切坦白告诉您，
以后您才不会对我说：要是您直截了当地告诉过我，事情也许早就改正过来
了。
您的南瓜生长的土地——这就是普通的英国人。
南瓜——这就是授予您的权力，只有当您把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别的东西
给予人民的时候，您才能得到这种权力。
你的南瓜的根——这就是人民的心，它在国王奴役的压迫下呻吟着，渴
望在自己的英国土地上获得共和制的自由。
咬坏您的南瓜的根的地里虫子——这是由于掌握权力的人没有兑现他们
向人民提出的誓约和诺言而引起的不满情绪。
这个虫子有三个头：第一个头是等待有利时机的头；它在等待热风吹来，
使您的南瓜枯萎而死，而它却假装出同情您的样子，等等。
另一个头在您的南瓜藤的庇护下幸福地成长着，它将在一切问题上重复
您的话。它被当作是诚实的，但它不是您的也不是共和国的好朋友，而只是
自己的肚子的好朋友。
第三个头是真正忠实的，是开诚布公的，它由于直言不讳往往被撤职，
被投入监狱和备受压抑。对这个头所施加的那种压迫正在煽风点火，而前两
个头则在等着这把火烧起未，以便烤火。
您不是希望您的南瓜总是在生长吗？那么，您就要关心在土里的根，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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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朋友——被压迫的、普通的英国人——的心里的根，并且把虫子弄死。
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把虫于弄死，除非实现口号，以及您所提出的把他们从暴
政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自由人的诺言和保证。
也许您会对我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回答：您占据这样的地位，掌握这
样大的权力，您可以把您的朋友、普通的英国人肩上的一切重负卸掉。您会
问这个重负是什么？
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根据亲身的经验所知道的是一些什么东西，人民
每天都在抱怨什么，人尺在什么东西的重压下呻吟着，同时眼睁睁地等着您
来解救他们。
大多数人民抱怨说：我们交了税，提供过房屋供军队往宿，荒废了自己
的土地，在战争中失去了朋友，而税吏现在向我们所收的税比以前还要多。
我问很多人道：你们为什么这样说？有些人回答道，诺言、誓言和所承担的
义务只成了要他们在战争中出力帮忙的借口。你们曾经答应过保存议会的权
利和臣民的自由，彻底消灭一切僧侣、主教和暴政，而这些诺言并未兑现。
现在是兑现这些诺言的有利时机了。
他们说，首先，议会互相更迭的趋势停止了，而议会更迭是和平与安全
（以及人民的自由）的最大保证之一。如果这种静止不动的状态继续保持下
去，我们受世袭的议会的欺侮，将超过我们受世袭的国王的压迫。
至于叫做臣民的老百姓，在国王一征服者还掌握政权的时候，就没有得
到自己的自由。我将根据人民当中普遍存在的怨言来谈谈他们的问题。人们
说，僧侣的压迫到现在还以三重形式压在老百姓身上。
第一，如果谁在关于上帝的问题上说出自己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与僧
侣的说法或高级公职人员的意见相抵触，那么，他就会像在神甫和主教的统
治时期一样，因为一句话而失去公职，被投入监狱，遭受剥夺，被摧残和被
宣布为罪人。虽说神甫和主教的称号现在已经被取消了，但他们的最高委员
会的审判权力仍然生效，并且因为人民的信仰（虽然这些人的行为是不应该
受到谴责的）而迫害他们。
第二，在很多教区中安插了一些十分愚昧无知的主教派旧神甫和旧的神
职人员。他们是共和国自由的最凶恶的敌人，是君主制的朋友，被派遣充任
传教士，继续向人民灌输自己精心制作的训诫，破坏我们所宣布成立的共和
国的和平，引起本来过和平生活的邻居的不满。
第三，我们的土地直到现在还受着什一税的压抑。国王从我们身上征收
什一税而把它交给僧侣，目的是用我们的血汗来维持僧侣的生活。因此，虽
然他们的说教用荒谬、矛盾、令人费解的疑团（因为他们臆想出来的毫无根
据的教义不可能被人理解）塞满很多人的头脑，我们仍然要为他们干这种事
而给他们相当多的什一税。这是一种压迫。
第四，如果我们到法学家那里去，那就会发现他俨然坐在征服者的位子
上（虽然国王已被推翻了），在上面支持王权，因为在很多法庭和法律问题
上，法官和法学家的意志高于法律条文，而很多案件和诉讼给了当事人很大
的痛苦，使他们的土地转到贪得无厌的法学家的口袋里。由此我们看到，虽
然别的人受着严刑峻法的管制，很多大法学家却逍遥法外，像征服者那样为
所欲为。我自己就听见很多与法律有关的人士说，“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
能做的。”
第五，人民说，如果看看诉讼程序，就会发现事情同国王统治时期一模



一样，只是改了改名称罢了，仿佛英国的老百姓交税、提供宿营地、流出自
己的鲜血不是为了改革法律，而只是为了给它起一个新的名称，把国王法律
改名为国家法律似的。因此，人民失望的情绪增加了，诉讼事件比以前还要
来得多。于是，就形成这样的情况：一只手用剑推翻了王权，另一只手又借
助于旧的国王法律恢复了君主制。
实际上，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革僧侣、法学家和法律，因为全国的
一切怨恨正是集中在这三方面，而不是集中在国王个人身上。
别国的人也会说，尽管议会和英国军队拥有杰出的人物，但是他们仍然
没有能够把僧侣、法学家和法律改革过来，并且不得不把国王的一切原封不
动地保留下来。
当人们看到我们共和国的政府建立在国王的法律和原则上的时候，难道
不会使您的荣誉扫地，不会使所有的保皇党人窃笑吗？
我问很多士兵为什么而战。他们回答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是千真
万确的：如果君主的法律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他们对这个问题确实不能回
答。但是我在等着看一看将要做些什么。我对我们共和国政府将建立在自己
的基础上这件事，是深信不疑的。
第六，如果我们看看教区，在那里也可以发现很多压迫的现象。
（一）领主的权力至今还压在他们的兄弟身上，实行罚款和租田继承捐；
如果他们的兄弟没有付给领主地租，他们就不让这些人自由使用村社的土
地。领主的政权要求人民像国王执政时那样服从，甚至比国王执政时还要服
从。
但是，现在人民说，他们凭什么权力保存着统治我们的权利呢？以前，
他们是从国王那里得到自己的权利的，而国王是征服者的继承人。但是，英
国的老百姓难道没有把国王赶走，没有解除这一征服的束缚吗？因此，他们
摆脱对领主权力的奴隶般的服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二）在有村社土地的教区中，富有的诺曼人的自由持有农和新的（更
贪婪的）乡绅的牛羊布满了村社的牧场，以致小所有者和贫穷的劳动者几乎
不能喂饱一头牛。于是，穷人到现在还是穷人，他们被剥夺了使用村社土地
的自由，穷人所得到的帮助并不比在国王或征服者执政时期来得多。
（三）在很多教区中，两三个头面人物完全操纵分摊税款的事情，对警
察和其他官员施加压力。在分摊兵员方面，他们也参预其事，设法使自己摊
不上，而把它转嫁到比较穷困的人的头上。而且他们时常超出法律上规定的
征税权限来征收大量款项，也不解释是根据什么理由这样做的，下面的人又
不敢要他们报告征税的情况，因为他们对敢说这样话的人，只要一有机会，
就加以迫害。如果谁对委员会或法官提出申诉，他不是被衙门拖拉的作风弄
得筋疲力竭，就是他对压迫提出的申诉毫无结果。由此我们看到强者之间互
相包庇，而被压迫的穷人却得不到支持。
（四）还有一种使人民十分气愤的压迫，那就是农村的人不能在城市市
场上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除非他交税，不然就被赶出城市。我们所以要
为自己的土地纳税和提供士兵的宿营地，就是为了取得我们土地的自由和城
市的自由，但有些人靠着旧的国王的个人不堪忍受的法律，不顾自由共和国
的法规，从我们手里把这种自由夺去，转交始贪婪的诺曼人征税者，这是对
我们的一种莫大的侮辱。
人民埋怨说：现在小所有者和农民承担着一切重担，他们耕地，交税，



提供士兵的宿营地，各方面都超过了自己的力量，还派兵参加军队，挑起最
沉重的战争的担子。但是，压迫他们和靠他们的劳动优哉游哉地过活的乡绅
们，夺去了他们在人间过温饱生活的一切资料。
人民中间经常有人这样说：我们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失去了自
己的朋友，我们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这一切，因为有人曾经答应要给我们自由。
而现在，终于出现了新的主人，我们所受的痛苦反倒增加了。虽然各种人都
承担过推翻王权的义务，但是王权到现在仍然存在，并且掌握在那些对土地
的权利并不比我们多的人的手里。人民说，领主和我们的税吏曾经从旧时王
权那里获得比我们优惠的土地权，但是这个政权现在已被推翻了，被赶跑了。
议会颁布了两个法令。第一个是关于推翻王权的法令，这条法令已被反
对国王和上议院的义务所确认；第二个是关于宣布英国是自由共和国的法
令。如果领主由于军队战胜国王而提出要比我们拥有更优惠的土地权，那么，
我们也应该拥有同他们一样的土地权，因为我们的劳动、我们的鲜血和我们
的朋友的死亡，如同他们的一样，都是为使土地获得自由而付出的代价。
人民说，虽然英国的土地足够维持比它现在多十倍的居民的生活，但是
有些人却不得不乞求自己弟兄的施舍，为自己弟兄从事劳苦的工作，以换取
按日计算的工资，不然就会挨饿，或者偷窃，或者作为一个不配活在世上的
人而被吊死；此外，只有向自己的兄弟交纳地租，他们才能被允许耕种荒地
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难道不是奴役吗？这就是压得上帝的创造物呻吟的重
负！而所谓臣民并不享有天赋的自由。他们的兄弟曾经答应要给他们这些自
由，但是现在并没有给予这些自由，这是根据弱肉强食的法律办事的，而不
是根据正义的法律办事的。
既然征服者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应该成为谁的臣民呢？
我回答：我们应该或者成为法律的臣民，或者成为人的意志的臣民。如
果成为法律的臣民，英国的一切人都是臣民，或者应该是臣民。但是，尚未
批准施行的一切人都应该成为其臣民的法律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呢？
如果有人说应该由旧的国王的法律来统治，那么，可以这样回答他：这
些法律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只有很少人知道什么时候要服从它，什么时
候不要服从它，因为它是征服者的法律，是为了使人民服从征服者的意志而
颁布的。
因此，这些法律不能成为每个人的准绳。此外，我们每天看到国家官吏
所做的许多事情都不能用任何法律来解释，而只有用他们自己的意志的特权
来解释。
如果我们应该成为人们的臣民，那么，这是什么样的臣民呢，要是考虑
到一个人的权利与另一个人的权利一样多的话。因为现在由于正义的法律没
有一个人是骑在自己兄弟头上的征服者了。
您说：我们应该成为执政者的臣民。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达到使执政者
认为土地是他们自己的而不是我们的那种地步，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会背叛
自己的委托者，走上施行暴政的道路，而我们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从而
产生敌对和战争。
执政者如果管理有方，他应该得到双倍的荣誉，而这是能够做到的，只
要他本人是法律的臣民，并且要求所有其他的人也成为法律的臣民；他履行
自己的职责是为了要服从法律，而不是服从自己个人的意志。这样的执政者
是可靠的，他们一定会成为同我们一样的臣民，因为共和国的一切执政者都



是它的公职人员，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领主和国王。但是，您会说，兄弟，
难道国家不是您的吗？你要求有一份与另一个人相等的权利，您不会夺去他
的权利吗？我将回答：这要看是根据什么法律，是根据造物主的法律，还是
根据征服者的法律。如果他是根据造物主的法律把土地叫做自己的而不是叫
做我的，那么，土地既是我的同样也是他的，因为创造了我们两人的万物之
主对谁都是一视同仁的。
如果他是由于征服而把土地叫做自己的，不是叫做我的，那么，这种情
况的产生不是由于国王战胜了老百姓，便是由于老百姓战胜了国王。
如果他是由于国王的征服而宣布自己对土地拥有权利，那么，现在国王
已经被推翻、被抛弃了，这些权利也就应该被废除。
如果他是由于老百姓战胜了国王而宣布自己对土地拥有权 利，那么，我
就与我的兄弟有同样的土地权，因为我的任何一个兄弟没有我就不能把国王
赶走，我没有我的兄弟也不能把国王赶走。我们两人合在一起，用自己的力
量和金钱互相帮助，就获得了胜利。由于这一胜利，我对土地就有同我的兄
弟一样的权利，因为现在土地已根据正义的法律被赎回来了。
如果我的兄弟到现在还一口咬定，他是地主（由于自己的贪婪的自私
心），而我应该向他交租，不然我就不能在世上生活，这样一来，他就剥夺
了我用付税、提供士兵的宿营地和流出自己鲜血的代价才获得的权利。啊，
你这个称为正义之王和和平之君的万物之主，请你充当我的兄弟和我之间的
仲裁人吧，裁决一下现在这类做法是否公正吧。
人民说，现在我们这些要用一切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成为地主的兄弟，
将要制定法律，并且力求颁布法律，把不信上帝，基督和《圣经》的一切人
投入监狱，加以迫害甚至处死，这难道不是令人伤心的事喝？同时，他们也
决不会遵循下面这条被上帝、基督和《圣经》定为法律的宝贵教条：像你希
望别人对待你那样对待别人。难道根据出自这些人自己之口的法律，他们不
该被处死吗？这不是直接违背上帝和《圣经》吗？
啊，多么严重的谬误和多么浓厚的黑暗包围了我们的兄弟。我没有力量
驱散它，但是我的内心深处为它哭泣。当我看到人们只是为了做做样子而祈
祷、说教、斋戒和感恩祈祷时，当我去寻找服从正义法律的表现（表达信仰
时应有这种表现）时，我仿佛遇见了另一个国家的人，他们只说不做，就像
口称“你的奴仆”而实际上却是你的敌人的旧宫廷大臣一样。我不再说别的
什么话，但是要发发牢骚，并且等待这些现象得到纠正。
由此可见，先生，我已列举了一些压得人民发出呻吟的沉重负担。
我在看到和听到这一切之后，就决定把这个共和管理制度的纲领提交给
您。我在这个纲领中所宣布的共和国的充分自由，是符合正义的规则亦即上
帝的话的。两年多以前，我就准备把这个提纲送给您审查，但是那一时期的
混乱情况使我把它搁到一边，放弃了在某个时候把它公诸于世的想法。我还
听说彼得斯先生和其他一些人曾经发表意见，认为应该倾听上帝的话，在上
帝的话当中寻找能够根治一切邪恶的管理方式。我很喜欢这种说法，并且在
等待这种管理制度的形成，因为《圣经》中就有很多好的教条，问题只在于
遵循和执行它们。因此，我悄悄地把它搁在一旁，并且说我不预备把它公布
了。但是，我的脑子里有时像火焰一样闪烁着下面这句话：你不应该埋没自
己的才能，因此我决定把这一工作重新拣起来，把我能够找到的几篇分散的
文章收集在一起，编进现在呈献给您的这本集子里，以便使自己的精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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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
现在，我把灯放在您的门前，因为您握有权力利用这个新的有利机会来
为普遍的自由效劳，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没有这种权力。
这本集子里有些东西可能是您不喜欢的，有些也可能是您喜欢的。因此，
我请您把它读完，像勤劳的蜜蜂一样，吸取蜜而抛掉无用的东西。
虽然这个纲领很像一块粗糙的木头，但是灵巧的工人会拿它来盖成一幢
漂亮的房屋。
这个纲领像一个走到您门口的穿着破旧农民服装的不懂文质彬彬的城里
人的仪态和举止的穷人。请您不要听信花言巧语吧，因为您可能以为这种言
语背后有着什么好东西。您可能会说：如果取消了僧侣和征税者［51］所收的
什一税，废除了领主征收的公簿持有农的贡赋，他们以后将怎样生活呢。因
为剥夺他们的财产是不公正的。
我回答说：最先征收什一税的时候，领主的权力就压弯了被压迫者的腰，
虽然人民生活在沉重的奴役下，生活在贫困之中，国工和征服者仍旧毫无良
心地横征暴敛，现在，当必须把这些被窃据这样久的财物归还原主时，良心
的责备是否适当呢？这些怀疑不是由正义的法律产生的而是由贪婪心理产生
的。这种心理一听说自己应该放弃一切，以便朝着正义与和平的道路前进，
便陷入悲观绝望之中。
即使您废除了什一税和领主的权力，他们还是不会贫困的，因为他们享
有使用公共储备的自由。他们可以到仓库里去领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且
比现在生活得更自由，因为他们现在还要照顾奴仆，为了他们的种种事情而
生气，在买卖时被人欺骗，并且遇到很多别的困难。而那时，他们将摆脱这
一切，因为公共仓库是一切人的财产，而不是个别人的财产。
难道买卖不是正义的法律吗？
不是，这是征服者的法律，而不是造物主的正义的法律。欺骗怎么能够
变成正义呢？一个人有一匹劣马或一头不好的牛，或有某一种不适用的商
品，他就把它送到市场上去，欺骗这个或那个没有心眼的人，回家以后，就
嘲笑自己的邻人受到了捐失（而且还有比这种损失更糟的事）——难道人们
一般不都是这样干的吗？人类开始买卖之后，就失去了自己的天真和纯洁，
因为这时人们开始用自己的仿佛是天赋的权利互相压迫和愚弄。
举个例子来说，比方土地属于三个人所有，其中两个人买卖土地，第三
人不同意这样做，于是他的权利被剥夺了，而他的后代便卷入了战争。
当土地最初开始买卖的时候，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在我们的王室土地
和主教土地出卖了以后，一些愚昧的士兵把自己的一份土地让了出去，而贪
婪的军官就利用这一点骑在自己兄弟的头上。许多为了得到土地而付过税和
提供辽士兵的宿营地的人并不同意这样做，而是把这件事当作剥夺他们后代
的天赋权利和自由的不正义行为未加以反对。
因此，这种买卖过去带来并且现在仍然带来纠纷和战争，人类已经吃足
了买卖的苦头。当欺骗性的买卖思想没有同国王权力的残余一起肃清的时
候，世界各国的人民永远不能学会把剑铸成犁，把矛铸成修剪花木的剪刀，
永远也不会停止打仗。
但是，难道一个人不可以比另一个人更富有吗？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
为财富使人追逐虚荣，压迫自己的兄弟，而且还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线。
任何一个人，要是不依靠自己双手的劳动或者靠别人的劳部的帮助，就



不能成为富人。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自己邻人的帮助，他永远也不能在一年
之内积存价值几百、几千的财产。如果另外一个人帮助他做工，那么，这些
财富应该既是他的，又是他的邻人的，因为这些财富既是他自己的劳动果实，
又是另一个人的劳动果实。
但是，一切富人都过着宫足的生活，吃饭穿衣都靠别人的劳动，而不靠
自己的劳动。这是他们的耻辱，不是他们的高尚行为。因为合施比接受更有
福。但是，有钱人从农人手中得到一切，而他们所拿出来的东西，却是别人
的劳动果实，不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因此，他们是世界上下公正的活动
家。
难道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比其他人获得更高的光荣称号吗？
是的，因为人是要在事业上步步晋升的，他逐渐获得荣誉头街，一直到
取得最高称号——议会中的忠实共和主义者。同样池，谁发现了某种自然秘
密，他将获得荣誉称号，即使他是一个青年。但是，除非由于自己的劳动或
年龄，或者是服务年限，谁也不能得到荣誉的称号。凡是六十岁以上的人，
都会受到每个比他年轻的人的尊敬。这一点下面将要谈到。
是否每个人都要把自己邻居的房屋看成自己的房屋，大家都像一家人似
的住在一起呢？
不是的，虽然土地和仓库是所有家庭共有的，但是每个家庭将单独生活，
就像现在一样。每个人的房屋，他的妻子、儿女、屋于里的家具，他从仓库
领取的或者是为了自己家庭的需要而弄来的一切东西，都是他的家庭用未过
和平生活的财产。如果一个人不得到别人的同意就想带走别人的妻子、儿女，
拿走别人的家具，或者破坏别人住宅的安宁，他就要被当作共和管理制度的
敌人而受到惩罚，就像我的提纲中所谈到的那样。
难道我们不能再有法学家吗？
不再需要法学家了，因为不再有买卖。也不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了，因
为法律的简明的文字将既是法官又是法学家，足以监督每个人的行为。应当
注意到，我们议会每年都要开会，来为人们可能作出的每一种行为定出规则。
但是，在每一个教区，每年将要选举公职人员，来监督法律是否按照法
律的条文执行，所以毋需像国王政府统治时代那样花费许多力气去审查人们
遭到欺凌的事件。在国王政府统治下，把钱交给法学家就可以奴役老百姓，
要他们服从作为征服者的特权的法律或他的意志。纠纷之子西蒙和利未［52]

不应该掌握自由共和国的政权。
乍一看来，您也许觉得这种管理制度是稀奇古怪的。但是，我请您在没
有亲身体会之前，对任何事物都不要轻下断语。把这个共和管理制度的纲领
放在天平的一边，把君主制或国王政府放在天平的另一边，看看真正的自由
与和平的真正重量究竟在哪一边。一个人要么应该是自由和真正的共和主义
者，要么是君主制的拥护者和残暴的保皇党人，在这两者之间是没有中间道
路可走的。
如果有人说，这会造成贫困。当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那时付出
的劳动和操心比目前在君主制下来得少，而所得到的土地上的一切财富却是
十分富足的。贫困的现象将不存在，因为每个人可以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使自
己的家庭过着富足的生活，永远不会借债，因为一切都由公共仓库来供给。
如果您说，某些人将会游手好闲。我回答说，不会的。将来会使懒惰的
人变成勤劳的人；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我在纲领中已经谈到了。既不会有乞



丐，也不会有寄生虫。
如果您说，这会使人发生争吵和冲突，我回答说：这会化剑成犁，在世
界上建立和平，使各国人民之间再也不会发生战争。实际上，国王的统治是
战争的温床，因为被抛人贫困的魔爪中的人们不得不为自由而斗争，不得不
夺取别人的财产和力求取得统治权。您只要看一看所有的军队，就会发现他
们所作所为，无非是使一些人破产，使另一些人发时；给一些人自由，而使
另一些人被奴役。这难道不是人类的祸害吗？
我不再探问，对这种共和管理制度还会提出什么样的反对理由。这一切
从下面的纲领中都可以找到答案。我写了一本部头相当大的著作，因为有许
多的对象要研究，不能缩减它的篇幅。
我不要求也不希望每个人都被迫来试验这种共和管理制度，因为很多人
开头在思想上是会敌视它的，虽然他们后来会成为它的最有好感的、最真挚
的朋友。
但是，我希望共和国的土地（它是古代村社的土地和荒地）以及胜利的
军队不久前从压迫者手中夺未的土地一花园、林地，猎场等，能为一切愿意
用自己的劳动或金钱加入其中一份的人所有，也能为一切愿意试验这种管理
制度并且愿意服从它的法律的人所有。而其他那些不同意的人，就让他们仍
旧去做买卖吧，也就是说，还是让他们受征服者的法律的管理吧，只要他们
愿意这样做的话。
我把这份纲领交给您，以此向您致敬，并且表明我将永远是一个共和管
理制度、和平与自由的真正崇拜者。

杰腊德·温斯坦莱
1651 年 11 且 5 日



致友好的没有偏见的读者

读者：
使徒的守则是，先要亲身体验所有的事物，然后奉行其中一件最好的事
物。我所提出的管理制度是人间原来的正义与和平的王国，尽管这个王国长
期以来被国王的贪婪、狂妄和压迫的假面具掩盖起来。
现在，它已开始复活。不要蔑视它，尽管它目前还很弱小。虽然你一眼
还认不出它来，但你只要把门打开，往屋里瞧一瞧，你就会看到那使你的内
心充满着宁静的东西。
可是，为了使你不致过分着急，我把整个内容向你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你知道，在各个国家中，土地都是通过买卖获得的，因为所有的
王法都和土地买卖有关。
下述纲领将向你介招没有买卖行为的土地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的法
律是一个自由的、和平的共和国的法律。这个共和国将把有辱于自己的一切
都一扫而光，因为在正义法律或身为调解人的执政者的整座神山上，没有一
株带刺的植物。
每个家庭都将像现在这样单独生活。像现在一样，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
妻子，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丈夫。一切事情都将比现在完善得多。所有的孩
子都将受到良好的教育，比现在更加听从父母和长者的话。土地将被垦植，
打下的粮食将由每家合力送进仓库，因为仓库的财产将成为每家的共同储
备。全国将再不会有寄生虫，也不会有乞丐。
可是，鉴于还有可能因为愚昧元知而做出犯法的事，为此将增订一项法
律。
如果有人以下面的行为侮辱了自己的邻居：对他说了一些刺激性的话，
或者是打了他，或者是侮辱了他的妻子或孩子，或者是毁坏了他的住宅或屋
内的家具；如果有人靠他人劳动过游手好闲的生活，就有法律对他进行严厉
的制裁，就会有公职人员为了国内每个家庭的安宁而根据共和管理制度的一
定办法，来监督这些法律的执行情况。
这种共和管理制度把全国所有的居民联合成为一条心和一个思想。正是
这种管理制度使摩西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叫做以色列家族，尽管当时那里有许
多民族和家族。因此可以说，那里的土地管理制度是普遍正义的法律，那里
的人民是幸福的人民。
当以色列实行共和管理制度的时候，它对压迫世界各个民族的国王构成
了一种威胁。如果这条正义的法律成为我们的统治者，英国也会变成这样。
但是，当以色列的管理者变得贪婪而傲慢起来的时候，他们就造成了分裂，
或者像以赛亚所说，人民的统治者把人民引人迷途，于是管理制度就改变了
性质，落到国王手里，正如其他国家所发生的那样。于是，他们遇见敌人就
望风而逃，而且人心也变得涣散起来。
国王的统治是文牍员和法利赛人①的统治，只要能够成为土地和自己兄弟
的主宰，这些人是不管什么自由不自由的。但共和管埋制度是一视同仁的正
义和和平的管理制度。

                                                
① 古犹太的一个宗教政治派别，曾反对早期基督教团体，因而法利赛人在《新约》里被贬为伪善者。——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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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读者，这就是对你的真诚的一种考验，你要是走这条我所指出的
道路，你在弟兄中间就既不需要衣食，也不需要自由。现在就看你能下能满
意，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你有吃有穿，就要心满意足，不要妨碍你的
弟兄也能享有你所享有的一切。”
你为不为目由祈祷，为不为自由斋戒，为不为自由而对上帝感恩呢？你
要知道，上帝凌驾于各个派别之上，因此，你如果要祈祷，就要为所有的人
的自由而祈祷；你如果要感恩，邢是因为自由将永存于全体人民之中，因为
这将有助于持久和平。
谁都会说，他为自己的祖国而斗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幸福。
好了，现在就请你来证明一下，你是为自己的土地的自由而斗争的。但是，
假如当你握有在你的土地上实现自由的权力的时候，你却不这样做，而把土
地攫为己有，强迫你的弟兄为你做工，正像国王所做的那样，那就是说，你
进行斗争和活动是为了自己，而下是为了你的国家，这样也就会暴露出你的
隐蔽的伪善。
但是，你同时要看到，普遍的自由，亦即我想实现而不是加以解释的那
种管理制度，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借口罢了，而你真正的意图无非是你个人
的自由。醒悟过来吧，不然，一旦这个消息像流水注入大海一样传遍人间，
你就会当场出丑。匆此，再会。

杰·温·

第一章

当前人们的一切强烈的渴望，都在于要探对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以便使
英吉利共和国能在世界上建立起来。
有人说，真正的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一切执照、许可证和限制都应取消。
但这是征服者的权力下的一种自由。
又有人说，真正的自由对牧师来说就是有传教的自由，对人民来说就是
有权愿听谁传道就听谁传道，不受限制，也不被迫一定要做某一种礼拜的自
由。但这种自由是合混不清的。
还有人说，真正的自由就是有机会同所有女人交往，无限制地满足她们
的欲望和贪婪，但这是破坏性的、无法无大的、没有理智的兽类的自由。
还有人说，真正的自由就是要兄长成为地主，弟弟成为奴仆。但这不过
是自由的一半，它会引起愤慨、战争和纠纷。
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自由，但是这些自由导致奴役，而
不是真正的自由，即赖以在世界上建立共和国的基础。

真正的共和国的自由就是使用土地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存在于人们得到食物和生活资料的地方，这也就是使用土
地。因为人是由造物的四大原素——火、水、土和空气组成的，他的生命也
是靠这四大原素构成的物体即土地的果实来维持的。缺乏这种果实，他就不
能生存。你不让他自由享用这些东西，他就会虚弱下去，精神就会受到奴役，
最后离开驱体，不再成为身体的动力。



人之所以进行劳动，正像所罗门所说，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能够自由利用
土地及其果实（《传道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
牧师难道不是为了占有土地而传教吗？法学家不是为了占有土地而进行
诉讼吗？士兵难道不是为了土地而打仗吗？地主难道不是为了能够仗着大量
土地靠自己的佃衣的劳动过活而收租吗？
总之，从拦路强盗到坐在宝座上的国王为止，所有的人难道不都是力图
用武力或者用阴谋诡计互相掠夺土地吗？因为他们看到，富裕就是自由，贫
困就是受人奴役。
当然，压迫者——领主、苛刻的地主、什一税的收税人，可以根据同样
的理由说，他们的弟兄如果下文租，就不能呼吸空气，既不能暖和暖和自己
的身体，也不能得到落在他们身上的倾盆大雨的水分。这也就等于说，他们
的弟兄要种地，要享受土地的果实，就要向他们租得使用土地的自由；谁要
攫取限制自己弟兄享受一大原秦的自由的权利，他就会以同样的理由来限制
自己的弟兄享用全部四大原素即火、水、土和空气的自由。
对人来说，即使没有身体也比没有食物来得好。因此，一些弟兄夺走另
一些弟兄的土地的现象，就是压迫和奴役，而自由利用土地就是真正的自由。
现在，我来谈谈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不来号析内在
的奴役，虽然我相信，如果对这种奴役进行适当的探讨，就会看出对理智的
奴役，也就是贪婪，傲慢、伪善、嫉妒、苦痛、恐惧、绝望和愚蠢，这一切
都是由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外在奴役所造成的。
总之，长期的自然经验证明，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使用土地。
我们如果看看《旧的》，就会看到以色列征服了各国，并占领了敌人的
土地以后，用抽签的办法把这些土地分给它的支顺，认为使用土地是他们最
大的自由。
在他们战争的初期，他们先派探于前去侦察迦南地（《民数记》第十三
章、第二十三——三十三节），因为使用这块土地是他们力求夺得的那种自
由，因为他们长期注在寸草不生的沙漠，看到自己的后代的人口过多，很想
有块能够定居的土地（《申命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当探子回来，把迦南地的果实拿给他们看，说明这块土地十分富饶的时
候，他们就充满了勇气，急着想到那块地方去；而当他们听到那块土地贫瘠
的消息时，就灰心丧气，失掉了勇气。
当勇敢、英明和高瞻远瞩的精神征服了这些巨人，并把迦南地交给以色
列家族的时候，以色列军队的统帅和高级官员自己没有瓜分这块土地，这些
明智的人立即用抽签的办法把土地分给了所有的支派，每一支派分到一块，
毫无例外。
当以色列同锡安国王进行谈判，要后者允许他们假道他的国家的时候，
后者不但没有同意，反而集合了自己的人民同以色列作战，结果上帝把锡安
给了以色列，以色列就占领了锡安的土地。
由此我们看到，《圣经》的证据也证明，每个人正是把土地看作自己的
自由的。
如果我们看一看国王和征服者的习俗，我们就会看到，自从摩西十诫问
世以后，他们就是把自由使用土地看作自己的自由。
当诺曼人威廉公爵征服英国的时候，他利用自己占有的土地
来实现自己的自由，把我们英国的土地随便交给他的朋友，把被俘掳的



英国人变成了奴仆，来为他和他的朋友种地。
从他起到国王查理为止，所有的国王都继承了这种征服；所有的法令都
是为了把这种征服固定下来。
只要读一读他的古老法典就会看出，他允许被征服的英国人干一天工作
得到三四个便士，以便从监工那里买点面包，但土地的自由则牢牢地掌握在
他们、即他的朋友的手里。
但是，不管是国王也好，不管是旧乡神也好，也下管是和旧乡绅一模一
样的新多绅也好，都是诺曼人胜利的继承人。
难道诺曼人和他们的政府没有被英国的老百姓打败吗？那么，为什么我
们没有从这种压迫和统治下重新得到使用自己土地的自由呢？
其次，诺曼的征服者发布了一道管理英国土地的法令，并建立了两个全
国机构，来监督这些法令的执行。
第一个机构是法学家，他们只管支配土地，以及管理根据征服者及其集
团发布的法令来处理土地案件的所有法庭、裁判所和诉讼。
第二个机构是国家僧侣。他们的任务是要人民群众让征服者威廉一人安
安稳稳地占有土地，管理土地，把土地叫做自己的土地，而不是人民的土地，
并且要人民不起来反对他。
僧侣有义务向人民宣传，如果他们承认诺曼公爵威廉和他的继承人是主
宰、国王和执政者，并且服从他的统治的话，他们就会升人天堂、即过和平
的生活，就会安安稳稳地使用他们租来的土地，享用自己的房屋和自己的劳
动果实。
但是，如果他们不承认他是主宰，国王和执政者，不服从他的统治，他
们就会被打入地狱，也就是说，他们就会生病，就会受鞭笞、贫困和死亡的
折磨，他们的房屋和财产就会被剥夺，等等。
这真是一个预言式的、应验性的道理：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在国王执政
的时候，他的法律不是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吗？谁要落到这个主宰的支配
之下，在他未获得解放之前，他就得把一切都交出来，直到他身上的最后一
文钱。
为了酬谢他们的传教活动，国王通过法令规定，他们把自己的自由同他
的自由并列在一起之后，就将得到土地生产出来的全部庄稼的十分之一（《撒
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十五节）。对于他们通过被奴役的人们的劳动所获得
的土地来说，这点仍然是一种惯例。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僧侣在人民面前暴露出不过是别人的
仆从罢了，而且随着人民知识的增进，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们的虚伪—
—现在的情形还是这样。这时，这些僧侣即古代法利赛人的后裔，就开始预
言并用神圣的外衣以及他们所谓的“精神”学说来欺骗人民，而这种学说，
除了他们自己而外，是别人难以理解的。他们要人民相信或者想像，真正的
自由就是听他们传教，在于享受他们所说的每个信奉他们教义的人死后将进
入的天堂的乐趣。由此可见，他们在向我们宣传死后的天堂和地狱，但是不
管他们还是我们，都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对这件事情全世界都
不知道，正像所罗门所说：“谁能告诉他身后遇到什么事”（《传道书》第
三章，第二十二节；第六章，第十一节）。
他们宣扬布满监牢、皮鞭和绞架的过去地狱的惨象，是为了使人民服从
国王。但是，他们宣扬这种预言性的死后地狱，是为了使国王和人民都对憎



侣产生恐惧的心理，以便使自己继续从什一税以及不久前新增加的补助金中
得到收入。这样，他们既欺骗了国王，也欺骗了人民，从而就成了主宰一切
的上帝。这个精心编造出来的预言精神，是《圣经》中那个坐在湖海旁边的
淫妇，是亚扪人拿辖[53]。这个拿辖在以色列不同意让所有的人挖掉右眼，而
用他的眼睛来看东西以前，是不愿意同以色列立约的（《撒母耳记上》第十
一章，第二节）。
既然人民把僧侣称之为真理的东西也叫做真理，相信僧侣所宣扬的东
西，而且让僧侣未保护自己的眼睛和知识，这也就像拿辖所作所为一样。换
言之，他们挖掉人民的眼睛，要人民用他们的眼睛来看东西，这样就万事大
吉；并且他们要人民相信自己会进天堂。但是，如果人民的眼睛开始看到东
西，竭力在自己的心灵中打开视觉的源泉，对牧师的教义发生怀疑，像心眼
机灵的弗玛一样，不再相信任何没有根据的话，那时，牧师就会攻击这个人
或这些人，不同他们订立和钓，直到他们同意让人挖掉自己的右眼，亦即使
自己的脑子糊涂得完全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教义，永远不提任何问题，而
且说教义不应该由理智未检验为止。不，如果教义被检验，不平等的秘密就
会被揭穿，他们也就会失去自己的什一税。
因此，英吉利和苏格兰的国家僧侣，这些收什一税的牧师和头脑糊里糊
涂的人们的主人，为什么这样固执地拥护自己的主人——国王和他的压迫人
民的君主政府，这就一点也用不着奇怪了。他们说，“假如人民不应当为我
们做工，不向我们缴纳什一税，我们就要像人民那样自己为自己做工，我们
也就会失去自己的自由。”是的，但这是埃及监工的叫嚣，这些人就是把别
人的自由看作自己的被奴役。
总之，土地的使用如果能够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块地，像我提出的
纲领中所规定的那样，共和国的和平就有了保证，人们就不用像僧侣等人那
样，为了谋生而表现得如此虚伪。但是，如果有些人有很多领地，另一些人
——他们为了争得自由，所做的工作只有比前者多，不会比前者少——却一
无所有，渝为自己弟兄的奴隶，这时就会引起公愤。

以色列共和国的光荣就是它国内没有乞丐

你们从《圣经》上知道，当他们征服迦南人，用血汗并通过以色列所有
支派的共同努力占领了迦南人的土地以后，军事首领和人民领袖并没有把土
地卖给残余的敌人，也没有相互买卖土地，也没有用欺骗的办法对人民再进
行压迫；在战争没有结束以前，他们不允许分配土地，在远征没有结束以前，
所有的支派都坚决地相互支持。
当他们发现，自己征服了敌人的心并且成了胜利者的时候，就安安稳稳
地占有了土地，把它当作对他们所冒的一切危险和付出的一切劳动的自由奖
赏。
军事首领和领袖认真履行了自己对人民所作的诺言和保证，没有失信，
他们没有利用共和国的土地来发时致富，没有使其他人流出的血汗、提供的
宿营地和缴纳的贡赋付诸东流。
他们拟了一个清单，把依靠所有支派的人力和财力获得的全部王室土地
和全部夺回的土地都列了进去。《圣经》上说，他们把这些土地变成了整个
以色列共和国的生活资料的共同宝库，并且按照下面的办法来分配这些土



地：每个支派，每个支派中的每一族，甚至每一族的每个男人都有一份土地；
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一切，谁也不会陷于贫困，因此他们中间便没有乞讨的现
象。
他们不仅把土地分给每个曾经参战的人，而且也分给留在家里的人同样
一份土地，他们没有使一个弟兄成为领主和地主，而使另一些弟兄成为这些
人的奴仆。鉴于打败敌人不仅仅是谋士们和军事首领们的功劳，而且也是普
通士兵的功劳，不仅仅是兵士们的功劳，而且还是留在家里供应粮食和提供
宿营地的农民的功劳，因此，谋士们和军事首领就商定分给每个出钱支援战
争的人一块份地，这是最大的公道。
在支派中，他们分给家庭多的宗族的土地多些，家庭少的少些。因此，
不仅是整个支派，就是支派中的每个宗族，每个男子，不管是弟弟，还是哥
哥，不管是在家中耕种土地以供应食物的，还是去参战的，都有足够的土地。
他们中间既没有贫困，也没有压迫，更没有乞讨的现象。一切压迫都被铲除
了，以色列在各支派和各宗族中建立了共和国，不管是在权力方面还是在名
义方面都可以这样说（《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第二十四节；《约书亚记》
第十六、十六、十八章）。
土地就这样分了，全部土地都成为共有的财产，每个人都在土地上享有
兄弟般的自由，因为一个人的自由也就是另一个人的自由。人们之间没有差
别，因为他们是忠诚的、具有国家智慧的男子，而不是心灵上的伪善者。
同样地，当以斯帖向亚哈随鲁王央求自由的时候，她并不是谋求自身的
自由和利益，而是谋求自己所有亲戚和朋友的自由，因为正义的人总是为共
同的自由而斗争的。
我只想指出下面一点：如果那些想在英吉利、苏格兰和爱尔兰建立《福
音书》上所说的共和国的人，不仅不比摩西差，还能超过摩西，而且能够认
识到我们英国的共和政府将实现完全自由，那么，这个制度就会从英国普及
到世界上所有的民族！
我拿以色列共和国为例，以上帝的话为证，已经奠定了纲领的基础。下
面我再来谈谈为了实现共和国的和平，应该怎样来管理土地。为避免错误起
见，我要提出

对错误意见的简短的警告

有些人一听到普遍自由就认为，全部土地的果实都应该公有，而不管自
己做工还是不做工，因此他们就想依靠他人的劳动来过游手好闲的生活。
还有一些人也是出于同样的牲畜般的极端无知，认为所有的大夫和妻子
都应该公有，因此他们就想过牲畜般的生活方式。
另外有一些人以为，不会再有法律了，而且由于没有政府，一切都会混
乱不堪，但本纲领将会证明相反的情况。
正因为由于无知和一时的糊涂想法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违法的行为，所
以才补充以法律。
我认为，称为公有的真正正义就是把土地从领主和地主的种种王权的奴
役下解放出来；这些人是征服行为的产物，就像仗着孔武有力就在大路上抢
劫正直过客的钱财的那些强盗一样。
就是说，无论是土地，还是土地的果实，居民之间都不能进行买卖，因



为这是征服者——国王——带来的奴隶制度：他们在银块上刻着自己的标
记，人们都要以他的名义进行买卖。
即使现在仍有这样的情形，人们也下会游手好闲，因为每个家庭将会根
据下面顺次谈到的情况，耕种土地，收割庄稼，把果实送到粮囤和仓库里去。
每个人都将受到教育，都要学习手艺和各种农业劳动。为了共和国的富
强，各行各业都将保存下来，并且比现在在国王统治下得到大得多的改进。
每个手艺人都将从公共仓库领到村料——皮、毛、麻、谷物等等物品，
进行加工，不用买卖任何东西。当各种操作都完成以后，手艺人就像现在这
样把衣服、鞋帽等等送到专门的商店里去，但并无买卖的手续。每家需要这
些物品而自己又不能生产，于是就到这些商店里去，在那里不用化钱就可以
得到这些东西，同现在用钱买到这些东西完全一样。对于这一点，下面还将
依次加以说明。
假如有人说，这样会使人游手好闲，那么我将回答，这个纲领 会证明，
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寄生虫和乞丐将会被迫进行劳动。
假如有人说，这会使有些人根据土地和土地的果实是公有财富这一理由
而强行剥夺另一些人的财产，攫为己有，那么，我就将回答说，下列法令和
条例会消除这种误解。因为，虽然仓库和公共商店会依靠各个家庭的共同努
力而得到充实，并且为每个家庭的利益服务，就像下面将要谈到的那样，但
是每个人的住宅和其中的一切设备还是他的私有财产，他从仓库中领到的东
西也只属于他个人所有。每个男人的妻子和每个女人的丈夫，都只属于他们
自己，他们的孩子在长大成人以前也是受他们支配的。
谁想强占他的住宅、设备、粮食、妻子或孩子，说这些东西都是公有的，
从而破坏和平的法令，那么，这个人就是破坏分于，将受到政府和下列法令
的惩罚。
这是因为，虽然公共仓库是公有的宝库，每个人的私人住宅却并下是公
有时产（除非他同意变为公有财产），共和国的法令也应该保护每个人的个
人安宁和他的私人住宅，使之下致受到人们中间可能出现的粗暴和无知行为
的侵犯。
假如有人丧失理智，借口公有而强奸妇女或对女人有粗暴行为，有关法
令就会对这种狂暴的丧失理智的行为进行制裁，因为共和国的法律是卫护温
和、勤劳和淳朴风气的法律。
因此，我希望读者能够耐心地读完下面的一切：你在研究共和国管理制
度或自由的内容时，把这种制度同国王管理制度或奴隶制度比较一下，看看
哪个制度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和平，然后再来建立这种制度。
你们或者是使共和制的自由当权，从而使每个人得到和平，这就是正义；
或者再度建立君主制。
君主制有两种：一种是由国王一人进行统治，另一种是许多人利用君主
制的原则进行统治。由于国王政权是建立在法律上而不是建立在名义上，因
此，不管是国王个人进行统治也好，还是许多人利用君主制的原则进行统治
也好，被压迫的人民可能会而且一定会在二切适当的时机表现抱怨、不满、
义愤和纷争。
但是，如果普遍自由能够建立起来，使披压迫者感到满意，这就会防止
抱怨和纷争，这就会巩固人间的普遍和平。
因此，当政权掌握在那些当着世人的面前比压迫者——国王——更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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